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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屠格涅夫中篇小说《阿霞》中的诗学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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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屠格涅夫是一位极具艺术魅力的作家。他的诗学意象具有独特的个性特征。本文通过对小说中自然意象、社会意象和文化意象所进行的分析，探讨了各类意象在作品中的更为广泛的内容，揭示了这些意象在小说中的象征、氛围、心理和情节衔接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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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阿霞》是作家最富抒情意味的作品之一。1857年12月，当屠格涅夫把《阿霞》手稿寄回俄国时，立即受到《现代人》杂志编辑们的赞赏：“它散发着真诚的青春气息，整部小说才气横溢，犹如一块纯金。整个优美的环境同它富有诗意的情节水乳交融，毫无勉强痕迹。无论从美的还是纯的角度去看，都是我们前所未有的作品。”（转引自孙乃修1996：105）第二年初，《阿霞》在《现代人》第一期发表。这部作品在屠格涅夫的整个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意味着作家已经走出深刻的精神危机，并逐渐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占据领先地位。在小说中作家通过一系列看似随意、但却别具匠心的意象营造了优雅恬静、如烟如梦、充满宿命和神秘色彩的情调，讲述了一则哀婉凄迷的爱情故事。到目前为止，很多人都注意到了屠格涅夫的风景诗学特征，但鲜少有人探讨这部作品的意象问题，很显然，这些意象在小说中起着重要作用，体现了作家的创作特色。由于意象符号在文本中的能指和所指由作者设定，读者的解读可能会有千差万别，所以我们仅以一管之见，通过对这部作品的若干意象进行分析，抛砖引玉，以便和大家商榷。                                                                                  

人们通常所说的意象是文艺学中重要的因素，也是我国诗歌艺术史中出现较早而又得到比较广泛使用的理论之一。在西方，意象是一个词——image。人们对意象的释义更多偏重“象”。如康德说：“审美意象是一种想象力所形成的形象显现。”（转引自吴晓1990：5）。后来，意象派以伯格森的直觉主义为基础，认为意象等同于直觉，意象的形成是诗人内心的一次精神上的经验，是感性和理性的结合。（参见吴晓1990：17）而在汉语中，意象一词是作为两个概念出现的，“象指出现于想象中的外物形象，意指审美观照和创作构思时的感受、情志、意趣。”（邱明正、朱立元2007：157）意和象融合在一起是指一系列画面构成的联想和表现意义，是主观情志与客观物象的统一。换而言之，“意象存在于艺术家头脑之中，已经融入作家的思想感情和创造意图等主观因素，是艺术形象外化的心理基础。”（林崇德2003：1553）在实际创作过程中，自然、社会等一切物象都可以成为作家所要关注的“象”，意象的选择常常是随机的、潜意识的，但与作家的思想、意识、主观感受等紧密相连，意象表示的情感和意义与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情感表现有关。可见，自然界的画面在文艺作品中化为“意象”的秘密并具有所指性，来源于作者的独特创造，源于作者的心灵深处。正如黑格尔说：“只有通过心灵而且由心灵的创造活动产生出来，艺术作品才成其为艺术作品。”（黑格尔1996：9）意象的使用，不仅使情志、情绪等主观感受得到含蓄表达，而且给作家展开联想创设了巨大的空间。同时，它又能打通读者的自觉意识与无意识心理之间的屏障，使读者平时沉潜于心的无意识体验被唤醒，从而产生共鸣。
每一位作家都有自己的意象系统。作为俄罗斯文学大师之一的屠格涅夫，是一位有着极大艺术魅力的作家，写景的巨匠，抒情大师。在小说《阿霞》中，自然风景描写是这部小说艺术特色一个相当活跃的因素。作家赋予笔下的一切事物以灵性和生命，它们不仅浸透着作家深厚的情感，而且是作品有机的组成部分。小说中，屠格涅夫不仅融合了自然意象，还有社会的、文化的、宗教的意象。如果我们把意象的物象来源和赋予意象的意义作为标准，去衡量意象的类型（参见陈植锷1990：132），那么，小说《阿霞》的意象可分为自然意象、社会意象和文化意象等。

1 自然意象

自然是人类永远的认识对象，是人的精神的安慰、情感的寄托。自然中的一草一木莫不有情，情感与这些形式相遇，就有意象产生，所以意象是人与自然的相乘。（参见吴晓1990：49）屠格涅夫深受卢梭的“回返自然”观的影响，并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描绘大自然。他的意象是情感与形象的无间融合，是天人合一般的理想境界。仅以小说开始为例，就出现了黄昏、莱茵河、月亮、月光、年轻的圣母像、梣树等意象。大自然在作家看来，具有伟大的力量，拥有人类的性格和思想感情。这些自然意象是客观物象的存在，也是抒情对象人格化的预设。“我喜欢这个坐落在两座高高的小山脚下的小城，喜欢它那些残破的城墙、塔楼和古老的椴树，喜欢它那流入莱茵河的清澈的小河上拱起的小桥……”“月亮好像正在从晴朗的天空里深情地凝望着这个小城；小城也感觉到这深情的凝望，敏感而安谧地屹立着，整个儿都沐浴在月光里，沐浴在这种安谧而同时又悄然激动着人的心灵的亮光里。”（屠格涅夫1996：3）“我经常去看这条雄伟的河流，而且还常常在那棵孤零零的梣树下的石板上一连坐几个钟头, ……一座带有孩子般的面容、胸上有一颗被剑刺穿的红心的小的圣母塑像，从梣树的枝叶隙丛里悲伤地向外张望着。”（屠格涅夫1996：4） 作家把男女主人公的相识安排在傍晚时分，把相见的场景置于有着残垣断壁、古老的椴树和塔楼、笼罩着黄昏的莱茵河水汽和夜色迷离的风景中，通过这些意象营造了浓郁浪漫情调和充满淡淡哀愁的氛围。根据小说的故事情节，我们可以把主人公的爱情故事划分为相识、了解、表白和结局四个阶段。在Н先生和阿霞的相识阶段，除了前面说的意象，还有山谷、小溪、天竺葵花枝、野生的树苗等意象；在二人相互了解阶段，前面的某些意象交替出现，还有早晨、大地、天空、鸟和鸟的翅膀等；在爱情表白阶段，自然意象明显减少，主要有葡萄园、闪电等；爱情结局部分，相识阶段的意象重现。我们粗略做了一下统计，小说中黄昏意象至少出现三次，月亮和月光的意象出现四次，圣母小塑像出现三次，鸟和翅膀至少出现七次。这些意象不仅起着背景的作用，而且与小说中人物心理感受意合，与人物的心理氛围巧妙地交融在一起，也隐晦地预示爱情故事的结局。

 黄昏是白昼和黑暗、忙碌与清闲、明晰和混沌的分水岭，它把对立的无法调和的现象隔开。假如白昼象征着生，黑暗是死亡，黄昏则意味着人生即将走向死亡的最后的时刻，谁也无法超越的时刻。这一意象表达了人们对生命短暂的感慨、对美好事物易逝的无奈以及对圆满幸福人生的追求。正如“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一时刻，美好光明的太阳虽然尽展惊鸿般的美丽，但仍摆脱不了转瞬即逝的命运。小说中，作家把Н先生和阿霞的初次见面和最后的约会时间都选在黄昏时刻，看似随意，却有作者的深意。“屠格涅夫的思想中有某种类似于自然神论和宿命论的东西。”（王智量1985：51）他热爱自然，崇拜自然，视自然为君王。他认为大自然具有神奇的力量，人没法主宰自然，只能听从大自然对命运的支配。所以黄昏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是一个无形的意象，象征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它似乎暗含着爱情带着明显的自然本性，在男女主人公心中悄然涌动，也预言着这场无果的爱情必定让人刻骨铭心。
相同的国籍以及他们都意识到在这里——异国他乡他们是仅有的俄罗斯人，这些使他们的相识充满脉脉的温情。在相识阶段，作家多次使用了月光和月亮意象。月色朦胧，灯光摇曳，树影婆娑，烘托着美妙的少女。在«Словарь символов»中月亮是“女性温柔”的象征。（参见Н. Жюльен 1996：224）初次见面，阿霞给Н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眼看上去我就觉得好像容貌非常可爱。他那黝黑的圆圆的脸庞，清秀的小鼻子，几乎还带有孩子气的两颊和那对明亮的黑眼睛，有一种特别不同的气质。”（屠格涅夫1996：7）虽然外在的美丽不是“屠格涅夫家族的少女”的重要特征，但每个少女都拥有无以伦比的个性魅力。作家采用内视角第一人称叙述的方式由Н先生讲述他自己的所见、所感，特别适合表现心理和主观感受。这种叙事策略的使用，恰好从另外角度说明阿霞从一开始就吸引了Н先生的注意和好奇。这也恰应了《诗经》中的话：“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同时“朦胧的月光是太阳光和黑暗之间、意识、理智和无意识的黑暗世界间的过渡光”（Н. Жюльен 1996：227）。在月光的烘托下，景物若隐若现，敏感的阿霞的情感也忽明忽暗，甜蜜中带有迷茫的心境。静谧祥和的月夜，也因为Н先生的情绪而变得激情澎湃起来，湍急的水流、黑黝黝的河水好像也变得善解人意一般，随着Н先生的情感变化而变化。而作家正是借助月光和月亮等意象表现了刚刚见面认识的阿霞和Н先生彼此之间无意识的心理相互吸引，也意味着他们的爱情将充满未知的变数。小说中，温柔的月光与清凉的河水连在一起，水的易逝与月光的遥不可及相似，很容易让人感伤、忧郁。再者，作家还通过一个与月光有关的细节，表现了阿霞和Н先生截然不同的内心世界。阿霞与哥哥加金在河边与Н先生告别时，“摆渡的船夫……紧张地把浆划进黑黝黝的河水里。‘您驶进月亮的光柱里了，您把它打碎啦，’阿霞向我喊起来。 我低下头，小船周围晃动着黑黝黝的浪波。”（屠格涅夫1996：10）天性浪漫的阿霞富有诗意地去感受周围世界的美丽，月光使她联想到爱情之光，而在Н先生眼中，眼前仅仅是黑黝黝的河水，根本没有什么月光。

小说第一章首次出现的圣母小塑像（маленькая статуя мадонны）意象在小说中同样起着起着重要作用。Мадонна一词如果大写，在俄语中指圣母马利亚或者指圣母般美丽、纯洁、温柔的女人；在小说中这个词只是一般的小写，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词理解为“如圣母般受人崇拜和爱戴的女人”。（郑述谱等2007：459）然而这一意象有很多的联想意义。“胸部被剑刺穿的红心”使人想到爱神丘比特的箭，凡是被他的金箭射中的人都会义无反顾地陷入情网，爱情一定甜蜜、快乐；一旦被他的铅箭射中，佳偶也会变成冤家，恋爱变成痛苦，妒恨掺杂而来，他的箭无论神还是人都无法躲避。小说中的这尊塑像有着“孩子般的面容”，这使我们想到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阿霞不论在心理上，还是生理上，还只是个少女，圣母小塑像仿佛是阿霞的化身。不管这把剑是“金剑”，还是“铅剑”，都意味着阿霞将要经历这场爱情，而圣母像将见证他们爱情。第二次出现这一意象是在二人相互了解阶段。小说第八章“我和加金一起渡过莱茵河，接着走过我所喜爱的、有圣母小塑像的梣树旁边，在一张长凳上坐下来观赏风景。”（屠格涅夫1996：25）也就是在这里，Н先生从加金的讲述中了解了阿霞的身世，也明白了阿霞的奇怪举止和矛盾极端的性格。圣母小雕像仿佛是阿霞的化身，补阿霞不在场的空缺，矗立在一旁，静听加金的讲述，而他们交谈的主要内容恰好是关于阿霞的。在这一章，这一意象对故事的衔接和发展发挥着作用。当Н先生了解阿霞的身世后，他释然了，他无限怜惜阿霞。他自己坦诚地说：“她吸引着我，不仅仅是单凭充溢在她那整个秀美的体态的半带稚气的魅力：我还喜欢她的心灵。”（屠格涅夫 1996：32）Н先生主动约阿霞散步，他们之间的交谈更加深了彼此之间的了解，感情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
“在古希腊神学中，由于神是善的化身以及能够给混沌以生命，所以赋予神以翅膀。在很多民族中，翅膀都是精神的象征，人们常常给在认知世界的道路中战胜艰难险阻的人一双翅膀。”（Н. Жюльен 1996：203）鸟因为能在天空翱翔，“象征着自由和精神探索”（Н. Жюльен 1996：323），“象征着使人们成熟的力量，使他们三思而后行。”（汉斯·比德曼 1999：40）小说中鸟和鸟的翅膀意象是阿霞的思想和情绪的象征，这也是她有别于Н先生的最重要的地方。阿霞虽然是贵族老爷和平民女仆的私生女，但是她的内心有一种强烈的追求，渴望去做一番艰难的业绩，不想虚度光阴。她“需要一个英雄，一个不平凡的人，或者需要一个像画上画的山谷里的那种牧人。”（屠格涅夫 1996：31） 她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但需要别人帮助来实现自己的追求。她不止一次地问Н先生，她应该读什么书，需要做什么。她希望自己像一只鸟，“想飞起来就飞起来，想怎样盘旋上升就怎样盘旋上升……”可是，阿霞却看错了人。第二天，当她对Н先生暗示说“我的翅膀已经长起来了”时，已经在间接地表明了自己的感情，然而Н先生却没有回应。阿霞的真诚和直率让Н先生感到无措。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幽会中的俄罗斯人》中指出Н先生是“多余人”形象的代表，他的迟疑不决和退缩是社会因素造成的。从这两个人物形象，我们可以看到屠格涅夫塑造两性形象的差别：女性光鲜艳丽、意志坚强、富有激情、渴望幸福，男性则与此构成鲜明对照：意志软弱、犹豫不决、临阵脱逃。

2 社会意象

所谓社会意象就是与人的行为和活动有关的意象，如，身体姿势、手势、表情等，也包括人的活动地点等。梁德林（2004：172）把这种与人的行为和活动有关的意象称为“人事意象”，在这里我们统一称为社会意象。经粗略统计，《阿霞》中出现频率较高的社会意象主要有：关于活动地点的：古城（三次）、昏暗的房间（三次）；人物的手势：握手（四次）。

我们所说的人物活动的地点是指小说主人公活动的环境。小说一开始交代了没有任何旅行计划和目的的Н先生来到远离俄国的德国中世纪小城济城，因为喜欢这座傍山依水的古城，就停留下来。在某一天的傍晚，为了看看大学生们的庆祝酒会，坐船来到河对面的林城，并在这里认识了加金和阿霞兄妹。从小说后面的情节我们知道，阿霞还非常喜欢一座离林城两俄里的封建城堡的遗址。可以说，古城在小说中是个标志性的意象，不仅点明了故事发生的环境，而且使故事具有异国情调的美，同时暗示着它们和主人公的微妙而隐秘的关系。我们还注意到，这些古城的共同特征是都拥有古老而残缺的城墙、没有完全坍塌的炮眼。古城的意象与阿霞紧密相连，阿霞的青春靓丽和古城的久远历史形成鲜明反差。作家一方面用残垣断壁突出古城的旧，一方面着意描写站在悬崖上面一堵突出的断壁上美丽的阿霞和她灵巧的动作，尤其是阿霞不怕危险去给墙上的小花浇水表现了她热爱自然的细腻的情感。古城的旧衬托着阿霞的新，古城的静反衬出阿霞的动。在描写这些古堡或古城时，作家刻意渲染它们的残缺，暗含着人的心灵的残缺。尴尬的私生女身份，坎坷的成长经历使阿霞敏感多疑，自卑的同时又很自尊。她怜悯同情弱小，也有很强的自我保护心理，她的贵族修养掺杂平民的质朴和纯真。阿霞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矛盾体，一个拥有残缺的心灵的形象。
《阿霞》中还有一个指明主人公活动地点的意象是“昏暗的房间”。当加金讲述阿霞的童年时，第一次提到这个意象。他的父母是恋爱结婚的，但母亲在生下他六个月后就在这间屋中去世了。阿霞向Н先生爱情表白时，见面的地点也是在一个相当昏暗的房间。“昏暗的房间”作为意象符号，其“能指”是指居住生活的地点，但其在小说中却有别的隐喻意义。在屠格涅夫创作于五十年代的小说中，这个意象常喻为棺材，它暗示着真正的幸福不会长久，爱情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

同时在小说中，还有很多表示人物行为和动作的意象，如握手、笑等，这些不是简单地对人物的辅助性的描写，而是充分表现了人物心理，人物内心复杂的情感反映在这些身势、姿势等意象上。在刻画人物的时候，屠格涅夫非常注重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展示。但他不喜欢挖掘人物内心变化的过程，而是矜持地通过对人物行为的外在表现让读者去认同。他自己曾说，一个作家应该是个心理学家，但是隐蔽的心理学家，他应该知道和感觉到现象的根源，但只能展示这些现象。（П. Пустовойт 1969：89）所以，作家笔下人物的举手投足都是人物内心情感和心理的暴露，是心理活动的结果。《阿霞》中，屠格涅夫通过对个人情感的描述，出色地表现了女性心理，显示了作家高超的艺术才能。

小说中，作家通过富有特征性的手势、姿势、表情等意象，表达丰富的情感和复杂的情意，如握手。本来这是很常用的见面认识、打招呼或者告别时的礼节。在阿霞与Н先生感情发展的不同阶段，握手这一意象意味深刻，折射出人物的心理。与阿霞兄妹的相识是令人愉快的，他和加金谈得很投机，但不知不觉中却忽略了阿霞。作家敏感地通过阿霞的行为和动作“骤然低下头”、 “沉默起来”、“叹了口气”、“对我们说想睡觉，就走进了屋”等外在表现，表明了一个少女被冷落的情绪。回屋时，阿霞并没有睡觉，所以在Н先生要到码头时，她跑到前头约好船夫。阿霞不掩饰对Н先生无意识的好感，可是她此刻还不敢确定对方的想法，所以当Н先生把手伸给阿霞时，阿霞只是看了看他，摇了摇头。Н先生误以为阿霞和加金不是兄妹关系，为了避免和他们见面，就一人独自去别处旅游。回来后见到加金的字条，第二天他还是到了林城阿霞兄妹处。然而他们谈得并不投机，Н先生要告辞了。这一次，阿霞突然走向前探询地主动伸出手，她不明白，为什么Н先生会不打招呼独自离开几天。她猜测Н先生生气了，所以不辞而别，她很难过。当Н先生了解了阿霞的身世后，他又转回来。Н先生主动“紧紧地握了握她那冰冷的小手指。”这一握，包含了太多的内容和深意，表现了Н先生对阿霞的理解和宽容、深深的怜惜和喜欢。这一握成了两人感情发展的契机。

 爱情表白阶段一度是人们争论的焦点。这一场景中，故事高潮和瞬间的结局结合在一起，集中表现主人公的性格和关系以及情节的急转而下，成了小说的独特性所在。阿霞是最后一次出现在小说中，作家通过阿霞的动作意象，细腻地传达了阿霞的情感由胆怯、幸福的瞬间爆发、完全的自我献出到耻辱和绝望的转变，最终完整地再现了阿霞复杂和矛盾的性格。屠格涅夫对客观世界有着极其敏锐的感受，他自信凭着自己对人物的直接认知就能把握人物的心理。实际上，他真的做到了这一点。这一场景中，阿霞的心理变化由一连串组织在一起的动作、表情等构成的意象系统表现出来。阿霞“像一只受伤的小鸟那样低下了头。呼吸急促，全身在颤抖。”她的断断续续的声音，“瑟缩着，很吃力地呼吸着，轻轻咬着下嘴唇，不让自己哭起来。” 所有这些意象都是阿霞心理的外在表现。爱情作为生命现象，具有神秘的不可知的力量。（В. Недзвецкий 1996：20）所以当爱情真切地来临时，她主动约 Н先生见面，但她没有意识到爱情的神秘力量和任性游戏，她已经被爱情击倒，感到非常害怕。接着作家使我们注意到阿霞的眼睛，没有人能抗拒“爱上了人的女性的目光”，“她的手恭顺地服从着，她整个身子都跟着手轻移过来，披巾从肩膀上滑下，她的头轻轻地靠在我的胸前，靠到我火热的嘴唇下……”，（屠格涅夫1996：50）她自己勉强听得到的声音“我是您的”。阿霞的内心饱含着爱情带来的巨大幸福，然而Н先生的失语断送了短暂的幸福。当Н先生说“现在我们该分别了”时，阿霞的“脸立即变得通红”，她“突然，双膝跪下，两只手捂住脸，痛哭起来，我跑到她跟前，试着扶她起来，但她不让我动她”。（屠格涅夫1996：52）这时的阿霞感到深深的耻辱，她的瞬间离去表明她对Н先生的绝望。这些意象深深地刻上了阿霞内心的烙印，表现了她自卑而又自尊的性格。

3 文化意象

屠格涅夫的意象世界丰富多彩，体现了作家博大的胸怀和独特的个性。《阿霞》中，除了优美而深沉的自然意象、外现人物内心世界的行为动作的社会意象，还有很多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文化意象，如传说意象、宗教意象等。这些意象是小说重要的组成部分，暗合小说的故事结局，起着形象衬托作用。

阿霞和市长的遗孀路易斯太太是好朋友，阿霞有什么心里话都和她讲。小说中并没有直接说阿霞和她的关系，但从很多细节可以看出，老太太犹如普希金笔下的塔吉娅娜的奶娘，是阿霞在异国他乡最亲密的朋友。老太太给阿霞讲各种故事，其中有阿霞非常喜欢的罗列莱传说故事。“罗列莱是德国民间传说中的一个魔女。据说，她坐在莱茵河畔的一处巉岩顶上，以歌声引诱船夫，使船触礁沉没。” “后来因为她爱上了一个人，她自己就跳进了河里。”（屠格涅夫1996：34）阿霞喜欢这个传说，欣赏罗列莱因为爱而投身河水，暗示了她自己也会为了爱而无意识地献出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 这个传说与小说中的故事情节有很多共同之处，都发生在莱茵河边，表面上看都是男方直接导致爱情悲剧的发生。但它在小说中的作用不是由于两个故事之间有很多类似的情节，而在于爱情的神秘力量具有无比的杀伤力。

小说中还有很多意象暗示了这个爱情故事的悲剧结局，其中把所有这些暗示结合起来的是十字架。故事中的十字架不是木制的，而是石制的。第一次提到十字架时，阿霞说想要到“遥远的地方”，接着阿霞低声念了两句普希金《奥涅金》中的诗：

“如今在那里十字架和树枝的荫影 

正在庇护着我那可怜的母亲！”（屠格涅夫1996：36）

小说情节最后，Н先生又看到了十字架。“‘她会到哪儿去呢？她会不会寻短见？’我在束手无策的绝望苦恼中感叹道……突然，河岸上有个白色的东西晃动了一下。我知道这个地方。那儿，在一个大约70年前淹死的人的坟墓上，竖着一块一半已埋入土里的、刻有碑铭的石头十字架。我的心紧缩起来……我跑到十字架跟前：白色的东西消失不见了。”（屠格涅夫1996：55）十字架造型简单，但流传最广，不同的文化世界的人们都有可能在十字对称的结构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基督教世界里，十字架的象征是指处决耶稣的刑具，不过，通过再生，它又成了永恒生命的象征。（汉斯·比德曼1999：306-308）《阿霞》中的十字架象征着毁灭和死亡，阿霞对爱情和幸福的追求到头来是一场空。虽然Н先生寄希望于“明天”去向阿霞求婚，但“今天”和“明天”之间的差距太大了。“幸福没有明天，幸福也没有昨天；它不记得过去，也不想得到未来；它只是现在——而且不是一天——只是一瞬间。”（屠格涅夫1996：56）从此，他再也没有见到阿霞，阿霞成为他心中永远的回忆和伤痛。没有人再像阿霞那样在他心里激起“火热、温柔而深邃的感情”。过去的一切永远消逝了。屠格涅夫自己说，他的这部作品是怀着“激动的心情，几乎是留着眼泪写出来的。”（苏纳乌莫娃1982：139）

阿霞终究不是作家笔下Н先生心目中的理想爱人，她集纯真和率真、任性和怪僻于一身。与作家此前作品中的女性相比，《阿霞》更好地表现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的特点。小说《阿霞》表现了作家高超的艺术才能，各种意象不仅赋予小说一种情调，还具有各种象征和隐喻意义；不但帮助我们理解小说内容，而且对故事的衔接和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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